   春雨故乡思千里
    年后以来，对故乡的思念越来越浓，故乡的春天，好久没见到你的容貌了。

    门前的窄窄的沟渠，穿过坂，穿过垄，穿过高墈低沟，带着苏醒的蛙鸣，在春天漫天的桃花雨中，还溅出带着泥土的浪花吗？东边垄里铺天盖地的春水漫过田埂，一浪一浪的漂下不远处的涧子沟，西边垄里从向宫塘闸口流出来的鲫鱼，他们肥美的身子，还会在飘摇在水面的红花草的裙子下面，自由的舒展身姿吗？穿着蓑衣顶戴斗笠的叔伯弟兄还会把裤口卷得老高，在马路的积水中，在冒出脚趾缝的黑黑的泥土中，扛着一把铁耙，把田里的缺口抠得深一些吗？在炊烟朦胧中牵着的老水牛在氤氲水气中，再也不用吃干涩的隔年稻草了，油滋滋的鲜嫩的青草满垄满岭，他们还会驮着牧童的哨音和笛声，咀嚼故乡的清晨和黄昏吗？那棵枣树的白花有没有被隔夜的春雨打落，那一蓬栀子花树有没有新春的花苞初绽枝头？东边大树湾的那棵老樟树下，还有没有老人家端着粥碗就了一块霉豆腐谈家长里短，西边的蔡家湾的麻石桥板上，还有没有早起的女人们的谈笑和搓捣衣服的槌声？

    故乡，我离你已经太远太远了！

    你在春天的青绿模样，你在春雨后的白茫茫，你的每一顶瓦屋，你的每一间草房，你的草房上面湿气重重而艰难飘升的炊烟，你的小路上被溅的满墙都是的泥泞，陪伴了一个个懵懂无知的少年走过它的青涩年华，然后向你厚实的臂膀告别，去作一番江湖闯荡，岁月混沌，光阴流转，多少年后，什么都卸下了，但刻得最深的，还是你原始的影像。

    老家的三进屋是麻石条或红石条砌底，中间硕大厚实的三六九长城青砖，上面开线砖，98年搬迁拆墙时线砖破落不少，便加了红条砖，于是远望去上红下青，间杂些麻白，整堵墙的颜色变得斑驳别致起来。瓦一例依然是黝青黝青的，带有岁月侵蚀的暗黑色，为一个家遮挡着风雨，仰望着天光。前后东西都有一些明瓦点缀，做偷光之用，晴好的日子里透下来的一线光柱里就可以看见微尘飘扬的样子，很细腻也很雅致。砌墙的老砖都有相当的年头了，是老祠堂上拆下来的，几十年过去了，还坚强的支撑着，只是同龄的砖愈见少了。梅雨季节，老厚的青砖上，便长出一层白硝来，密密层层的望上延伸至干燥处；还有青苔，也在集聚了尘土的墙根砖上与白硝争抢着地盘。厚厚的墙砖做着那些生命的依托，在蔓生新希望的同时层层的剥落，带着岁月沧桑的印记，上面有我和我的长辈们小时候曾经刻下的痕迹，歪歪扭扭的，想象不出来那应该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

    青砖黛瓦下的窄窄的小巷在春天的雨水后，总有许多往上蓬起的小孔，那是蚯蚓对春天的第一次探望。他们有的爬出来，在细细的泥地里逶迤前行，那身后就会有一条软软的沟痕，线条很温柔的样子。不忙的时候，便有少年穿着年前妈妈熬灯守夜纳出来的灯芯绒布底鞋，雪白的洋布包着鞋边儿，青青的鞋面上还有一条明显的折痕，很炫耀地蹬在自己偷师学艺凿出来的高脚蹬上，在细雨朦朦中呼啸着串门，来来往往地在潮湿的晒场上戳出无数个小洞来。女孩望望外面的天，知道不要出工了，便精心的梳了刘海，把黑黑的头发编成粗粗长长的辫子，用一圈绕着红头绳的头筋绑了，在妈妈的指点下，搓着瘦瘦的麻绳，拆着不能再穿的土布衣服，剪着鞋样儿，或者把布片一层层的码起来，最后温顺而又娴熟纳着鞋底儿，或者在鞋垫上绣上只有他们心里才有的美丽图案。

    桃花水涨的时候，小沟小渠大江大河还有门前的池塘都跳动着鱼的讯息，水漫过马路的时候，还有些不甘寂寞的鱼儿突然跃起来，白花花的一闪，便从你的脚背边上刺溜一下过去，掉进下面溢满水的田里。于是人们雀跃着追进去，红花草田里便荡起笑声和阵阵浪花。男人们是不屑于这样抓鱼的，他们知道所有肥美的鲤鱼、鲢鱼、胖头鱼、鲶鱼、草鱼等正在池塘或野涧的某片水草下面贪婪的吸食或者嬉戏，于是他们背起鱼篓，扎起裤腿趟着深水在池塘边上支好已经落满阳尘的鱼罾，把罾绳拉紧了，尼龙罾慢慢得出了水面，各种鱼儿青黑的背脊就会在罾底小小的地方慌乱地拥挤着，偶尔会有一条莽撞的红鲤鱼进来，那便成了家里小孩的最爱，用清水伺候着。夜色渐浓时，家家的厨房里就有浓浓的或煎或煮的鱼香传来，那是春天给故乡的最真情的馈赠。

    老人们常常带着一袋黄烟，腰间插着或者手里拿着用罗汉竹捅空做成的烟管，烟管头有的很精致，用黄铜或者银片包着的，黄澄澄或者白盏盏的，还有一根燃着火的长长的香，一口一口悠悠的吸着，很随意的串门，谈论着天气和今年的收成。秧种的怎样，化肥贵不贵，要到谁家捉几个小猪仔了，要到油榨里称几斤菜油来吃了，屋顶好像有点漏了等等，长长短短地谋划着一年的生计。他们的语调很闲淡，常常好像是被一个哈欠拉开了似的，节拍悠悠的在暮色中喊道：“恁者鬼东西哎——，到屋里掐饭不啰------”，合着远处的各种蛙叫虫鸣以及空气中弥漫的草香，在明灭的油灯下摇曳。

    故乡的山水草木是那样清晰，又是那样遥远。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狂妄年代，总是想着离开这块日见日厌的山水，去做一个关于远方的春梦。但对每一个根在故乡的人来说，异乡的高楼虽然华美，但怎有家乡竹篱茅舍的邻里乡情和那些难以忘怀的乡音来的亲切，来的温暖？汽车的喧嚣又怎能比得上黄牛暮归的那一声声长哞和家犬熟悉的短吠？窗外广州城里的春雨汹涌的落着，扯天扯地，牵起来的，是一个远行者对故乡春雨的悠远的怀念。

    故乡，鄱阳湖边，里水左岸。 

